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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师从邹承鲁先生学习工作完全是偶然

的。我1992年从清华大学化学系硕士研究生毕业

时，国家刚刚开始实行毕业分配双向选择。这虽

然给了我们选择的机会，但对我这样出身农村，

在学校也不突出的人来说要想找到理想的工作也

不是件容易的事。一天晚上，我在图书馆翻阅杂

志时偶然看到了刊登在《化学通报》上邹先生的

女儿邹宗平的文章《我的父亲邹承鲁》。文章简

要地介绍了邹先生在生物化学领域的杰出成就。

我当时也特别希望转向生物化学领域，于是就给

邹先生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到他实验室工作的愿

望。当时我想，给邹先生这样的大科学家写信求

职，又没有任何人的推荐，多半会泥牛入海。没

想到，没过几天，当时的酶室主任赵康原教授就

打来电话说邹先生有意向接收我，希望我能和他

面谈一次。第一次和先生见面大约只有5分钟的时

间，先生直接明了地告诉我将来的工作安排，并

征求我的意见。先生安排我的工作既可以用我所

学，又可以帮助我逐渐进入生物化学这一对我全

新的领域。我后来才知道先生事先已经详细地了

解过我的情况。我常常暗自庆幸，一封短信便使

我能在一个一流的实验室工作，特别是能得到先

生直接的教泽。其实，我并不是一个人们常说的

机灵的好学生，天性木讷，不善言辞，是先生的

认真调查给了我一次机遇，更是先生多年的提耳

扶掖，使我顺利地从化学转到分子生物学的

领域。

在近7年的从师时间里，我和先生的直接交谈

并不多，而每次交谈也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但每

一次都可以获得切实的教益。我在生物物理所的

第一个研究课题是二氢叶酸还原酶在变性剂溶液

中被激活机制的研究。先生给我布置课题的时

候，给了我两篇文献，一篇是先生在著名杂志

Trends in Biochemical Science上发表的综述，另一

篇是我们实验室有关二氢叶酸还原酶初步研究的

论文，并告诉我，看第一篇你就知道做这个课题

的原因，看第二篇就会知道一些研究的基本方

法，并可以发现其中的问题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

方向。几句话就把课题交代得清清楚楚，同时也

留给我很大独立思考的空间。由于我当时几乎没

有生物化学的基础，课题进展并不顺利。先生发

现问题后，并无责备，而是让实验经验丰富的周

筠梅教授给我具体的指导。在周老师的耐心帮助

下，我们改进了二氢叶酸还原酶的纯化方法，用

限制性酶解的方法证实了该酶在低浓度变性剂溶

液中的激活是由其活性部位柔性增加而引起的。

这一结果为先生所提出的酶活性部位柔性的理论

提供了较直接的证据。更重要的是，通过该课

题，我基本掌握了生物化学的基础知识和实验技

术。先生不仅能指导正确的研究方向，而且能因

材施教，给每个学生提供确实需要的帮助。

先生对我们在学业上的要求十分严格。从实

验设计、操作、记录到数据的整理解释、论文写

作都亲自指导，一丝不苟。但他对学生们的影响

身教多于言传，并在实验室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

的培养体系，使每个学生都能受到全面训练。大

多数学生都是到邹先生的实验室开始学习用英语

写研究论文。我们写的草稿大多问题百出，但先

生总是给予鼓励，然后认真修改。先生有极高的

英文造诣和写作能力，每次我把先生改过的文章

和我的草稿对检，一一研究何以修改后的文章流

畅准确，每次都能获得许多长进。我渐渐地学会

如何准确地描述实验现象，恰如其分地得出结

论。同时，我的英语写作能力也有了一定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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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后来，我也帮别人修改过文章，深感其难，

有时比自己写还要花费时间。先生以古稀之年，

每年要经手修改十几甚至几十篇文章，而且这些

工作大多是在晚上或周末做的。记得先生要在周

末改我的文章时就会事先告诉我，让我在实验

室，如果他有什么疑问就在电话里和我讨论。先

生常告诉我们，做科研没有8小时工作制，也没有

什么周末。他以实际行动为我们作出了表率。人

们通常认为，先生能取得如此的成就是由于他极

高的天分，我们师从与他多年，更能明白他的成

就更来自异常的勤奋。

邹先生在生物学方面的渊博和精深自不必

说，在数学、物理、化学等相关学科也有很高的

造诣。先生招收的研究生也来自各个不同的学

科。我想正是先生的这种渊博使我们实验室的研

究在国际上独树一帜，占有重要的位置。邹先生

也因其杰出的贡献，在国际蛋白质和酶学领域赢

得很高的声誉。我在生物物理所获博士学位以

后，联系美国的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美国国家

健康研究院(NIH) Edith Miles博士在给我的回信中

说，她深知邹先生在生物化学领域的杰出贡献，

并欢迎他的学生来她的实验室工作。我一见到Dr.
Miles，她就拿出她早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并告诉

我，她很早就开始使用邹氏理论和作图法了。我

到美国后在一个学术报告上讲了我博士论文的工

作，讲完后一位先生就告诉我，他很熟悉我们实

验室的工作，并用邹先生蛋白质活性部位柔性的

观点解释他的实验结果。这些都显示了邹先生在

国际生化界的影响。

先生在培养我们专业能力的同时，更注重培

养我们的科研道德。他时常在我们每周的学术讨

论会上讲科研道德的重要性，并教导我们如何遵

守国际通行的科研规则。在教育我们的同时，邹

先生对全国科研道德建设也倾注注了大量的心

血。他率先在国内大声疾呼要注重科学道德的建

设，先生直言不讳，疾恶如仇，严厉地揭发批判

各种违背科研道德和伪科学的事，其中有引起强烈

反响的核酸营养事件、“基因皇后”事件等。我虽

然已来美国多年了，还从各种渠道收集先生关于科

学道德的文章，装订成册，时时翻阅，鞭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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